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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阴

御笔，尤其是圣旨，承载着
皇帝的旨意，带着神圣、肃穆的
光环。皇帝写给臣子们的文
字，应当也是庄严肃穆的。然
而在历史上，居然出现了不少
白话文的，甚至带点儿“土味”
的御笔，实在是令人啼笑皆
非。例如《高丽史》中收录了一
篇朱元璋的圣旨：
“说与恁那国王，既然疑惑

我呵，……你这般使人来打细，
济甚事！我听的你那里放着一
个破破陋陋城子，……倭人常
来侵你，你便准备三五百船只，
交军人捉拿那的，便是好勾
当。……将俊人年少的刺了口，
更阉了它，海上也干净了也。”
“一个破破陋陋城子”“便

是好勾当”“更阉了它”等词句
简单明了、干脆利落，实在是接
地气到了极致。

更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
圣旨数不胜数……例如当时国
子监的学规散漫，学风日益衰
颓，朱元璋就给这帮当时的“大
学生”们发圣旨说：
“恁学生每听着：……敢有

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
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
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
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
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
面。钦此！”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有谁
不听话，让你们老师跑到朕这
儿来告状的话，统统给老子流
放边疆！谈到不服管教的学生
时，朱元璋还用了“撒泼皮”这
样一个动作性极强的词语，仿
佛老校长正看着满场乱跑的学
生叹气，透着淡淡的无奈感。

不只是朱元璋，老朱家的
子孙们也留下不少白话文圣
旨，到了清朝时更是如此。那
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白话
文圣旨会突然兴起？皇帝们用
白话文写圣旨，究竟是文化水
平不够，还是有其他原因？
元代初兴：都是“外语”惹的祸

其实，早在元代的圣旨中，
就已经普遍出现了白话文。例
如，成吉思汗曾给丘处机（彼时
道教全真道的重要掌教人物）
写过一封圣旨：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

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
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
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
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
姓得来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
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
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路上炎热”“马得骑来

么？”以及“我不曾忘了你……”
这听起来似乎和今天的白话文
差异不大，很难想象这段文字
来自数百年前……还出自成吉
思汗……

事实上，和今天普通话
比较相近的白话文在宋代
就已经出现了，还广泛流行
于民间。而这种相对比较
简单的白话文，对于母语不
是汉语的蒙古人来说，也相
对更易学。

但想要管理好偌大的
中原地区，只会简单的汉语
可不行，怎么办呢——请人
翻译或代笔吧！

他们在下达圣旨时，往
往采用蒙古语，然后再由翻
译人员将其翻译成汉语。
但蒙文在许多方面都与汉
文有很大的出入，不仅语序
颠倒，而且还有很多汉文中
不存在的词语，翻译起来难
度很大。再加上，翻译人员
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在翻
译过程中，有的是直接用口
语形式“硬译”，有的则是
直接把蒙古语对照汉语逐
字翻译（因此语序和语言习
惯显得十分生硬），这就导
致了元代的一些汉文圣旨
要么文理不通，要么颠三倒四，
还夹杂着许多莫名其妙的助词
（大部分是当时通用的俚语等
口头语），让今天的人们读起来
非常吃力。

发扬光大：自信光芒

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
出身草根，圣旨也写得极其接
地气。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

下太平了也，……我这大军如
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
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
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
拿来做军。”（这是朱元璋在一
次人口普查时给管理百姓户籍
的户部下的“指示”）
“若自己从来无诚心呵，虽

有人劝，着片瓦工夫也不去做
……恁官员官民人等，好生遵
守着我的言语，勤谨用工，不许
怠惰。早完成了，回家休息。”
（这是朱元璋劝官员、军、民夫、
匠人要好好工作的圣旨）

这样的语句，不仅官员们读
起来省力，老百姓也能听得更明
白。这也是朱元璋喜欢用白话
文写圣旨的原因之一，再有，就
是他自己的用语偏好和他对文
言 文 及 读 书 人 的“ 复 杂 感
情”——朱元璋少年时期漂泊流
离，亲眼目睹过元代官员剥削民
众、中饱私囊的种种行径。在成
为皇帝后，尽管他认识到利用文
人的智慧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
要，但对于那些文人，尤其是官

员，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难以亲近
的心理距离。也正因如此，朱元
璋对文人们那种过分修饰的文
言文似乎有些“过敏”。他虽明
白文化的重要性，也积极地读
书学习，但对于文言文的使用，
他始终是不适应的。相反，他
将白话文用得烂熟，还颇有些
引以为傲的意思。

同时，明代时期市民经济
和口语文化日益发展，白话进
一步成为当时人们的日常用
语。在这种形势之下，朱元璋
的白话文圣旨也是一种顺应时
代的产物。而这种产物没有止
于朱元璋，他的“好大儿”朱棣
写的圣旨也有类似的画风——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俺汉人地面西边，西手里

草地里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
近磨道。唯有必里阿卜束，自
俺父皇太祖高皇帝得了西边，
便来入贡，那意思甚好。有今
俺即了大位子，

……永乐元年五月初五
日，上钤敕命之宝。”

这道圣旨可谓要格式有格
式，要笑点有笑点。上一句还
板板正正地说“奉天承运皇帝，
制曰”，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的
“俺”……最后又能拐回到板正
的“永乐元年五月初五日，上钤
敕命之宝”。不难猜到，朱棣这
是在“圣旨模板”里，自己发挥
了一堆大白话，就像语文考试
时只背了范文模板就开始写作

文的考生……
朱元璋与朱棣之后，明代

的白话文圣旨虽然有所减少，
但并未完全消失。直到清代，
这些白话文又以另一种形式
从皇帝的笔下“溜”了出来。
清朝朱批：累并快乐着

到了清朝，不仅圣旨，在
皇帝的朱批里也可以见到大
量的白话，康熙的惯用批语
“朕知道了”还一度成为热梗，
被广大网友津津乐道。

而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康熙的儿子雍正的白话
文批复可谓更加“精彩”：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

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
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
等也，勉之。”

翻译：朕就是朕，不一样
的烟火。

再如，雍正在蔡廷的折子
上批道：
“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

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
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
翻译：朕笑了。朕不仅笑

了，朕还要贴脸开大！来人呐，
给李枝英传口谕，告诉他朕笑
得不得了了。

直到今日，我们仍未弄清
楚这位“李枝英”究竟是哪位仁
兄，李枝英本人大概也未曾想
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诙谐的
方式被后人记住……

而在雍正留下的批文里，
诸如此类的内容不可遍举，如：
“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

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
意胡说的！”

翻译：你是疯了吗？怎么
可以乱讲话！
“图理琛是在广东拿住你

哥哥的人，叫他来拿拿你看！”
（这是雍正在年羹尧折子上面
的批复）

翻译：年羹尧你给朕等着，
下一步就收拾你。
“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

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翻译：给朕乐坏了，哈哈。
“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

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
翻译：丑到朕的眼睛了，

生气。
“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

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
翻译：朕也想你。
总的来说，雍正竟还是一

位颇有才华的段子手。他之
所以这样写批复，一方面是性
格使然，一方面大概也有些

“苦中作乐”的意味。毕竟清朝
皇帝的工作量很大，雍正还是
其中出了名的“劳模”，他曾经
自述说：
“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

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
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
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
左右。”

同时，康熙开创的密折制
度（清朝特有的一种文书制度，
它允许指定的官员直接向皇帝
上奏，奏折会由皇帝亲自拆阅，
具有很高的保密性）也加大了
皇帝的工作量，加上雍正在位
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官员递折
子的权力，能够递折子的官员
数量大增，皇帝批折子的工作
量也随之成倍增长。

而清朝时期，奏折不仅数量
多，内容也五花八门，官员们除
了正经八百地汇报工作，还不忘
频繁地递上请安折子，这些折子
有时也真会“请”出不少笑话。
比如康熙年间，苏州织造李煦在
请安折子里顺带提了地方官的
丧事，康熙帝看了后，气不打一
处来，在奏折上批示道：
“请安折子不应与此事一

处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
个臭字，不知那去了？”

翻译：你在给朕的请安折
子里报丧事，是想咒朕死吗？

更有趣的是，官员们递上的
请安折子实在太多，皇帝批着批
着就不免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了。就拿雍正时期杭州织造孙
文成来说，这人平常递请安折子
递上了瘾，结果有一次他正经
汇报工作，雍正却习惯性地在
奏折上批了两个字：“朕安。”

大概情况就相当于：
——皇上您看，这是杭州

的 天 气 情 况 和 农 作 物 报
表。——朕安得很呢，别问了。

主打一个已读乱回。
除朱批外，清朝也有许多

用白话文写就的圣旨，只是它
们可能没有明朝的白话圣旨那
么风趣。无论如何，这些历朝
历代的白话文圣旨，作为那个
时代语言的留存，能让今天的
我们一窥古代君臣之间的交流
状态，感受那个时代的鲜活气
息。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至清
朝时，白话口语已经与我们今
天的口语颇为接近，无论是寻
常百姓还是九五之尊，都乐于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这种
更加顺手、直接、高效的语言。
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白话
文圣旨时，不难发现，它们不仅
承载着历史的信息，更蕴含着
让人会心一笑的趣味。

易璟煜（摘自人民网）

朕亦甚想你、你是神仙么、朕就是这样汉子——

好笑的大白话圣旨和皇帝朱批

雍正的白话文批复 （资料图片）

清朝的女子历来都穿高底
鞋吗？

关于高底鞋出现的具体时
间，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
至少在清初时，这种鞋子并不
是宫中妃嫔间的“流行款式”。
据《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八年
（1634），皇太极在赏给班额附
格格的衣服中，有“钉有金花的
靴三双、倭缎的靴九双、缝的靴
三双、缎的靴三十二双、毛青的
靴八双、股皮的靴十双”。可

见，当时的满人还
是以穿靴为主，并
非高底鞋。

道光年间有了高底鞋的出
现，《清宫服饰图典》中记载了
一双道光年间的红色缎绣花卉
高底鞋，配文为“后妃用鞋”。
说明当时部分女性所穿的鞋已
是高底模样。生活在咸丰至同
治年间的福格在风俗掌故笔记
《听雨丛谈》中也有记载：
“八旗妇人履底厚三四寸，

圆其前，外衣通长掩足，轻裾大
摆，亦与古装无异。”

现在的博物馆更是多见光
绪年间的高底鞋，可见，大体在
清朝中后期，高底鞋逐渐流行
起来。

既然不方便，为什么没被
淘汰？

学界普遍认为，高底鞋的

出现是为了调节
女性身材比例，显
得 更 加 修 长 挺

拔。高底鞋确实有此功效。高
底鞋对当时女性的另一个作
用：正是因为高底鞋难穿，才更
考验人的仪态，需要收腹挺胸、
步履缓慢才能正常行走。也正
因为难穿，高底鞋自一出现就
并非适合所有人的“基础款”。
它更多见于宫廷，特别是皇室
贵族女子，平民也顶多是在“结

婚或参加礼仪活动时”穿。在
这种场合下，难不难穿已经不
是第一位，此时的高底鞋更像
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只有
脱离日常劳作的人才有可能跟
它产生联系。

为了体现身份，贵族们更
是想方设法在高底鞋上做文
章。一双鞋不再局限于其实用
性，鞋背后所代表的身份和地
位则更加重要。
珊娜（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清朝崴脚神器：显示身份的高底鞋


